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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禁想起另一位痛苦而了不起的

父亲。 半个多世纪前，在上海的一间老洋

房里， 这位父亲一边焦急地等待着儿子

的信件，一边奋笔疾书 ，给儿子写信 ，一

写便是十多年。 他或许相当唠叨，或许相

当苛刻， 不由分说地在每一件具体的事

情上指点儿子， 很多做法在我们看来也

未必妥当， 但是他对自己人格毫无保留

的袒露和拷问， 事事以身示教的勇猛却

让我无比动容。

这位父亲便是傅雷。

再读 《傅雷家书 》，已然不再对那种

事无巨细过问的琐碎心感抗拒， 为人父

母了才真正体会到父母之心。 从某种角

度来说，人在小时候是不太认识父母的，

我们认识的是父母对我们的要求， 他们

的形象和人格是这些要求构造起来的 ，

以至于我们误以为， 父母就是他们要求

我们成为的样子。 至于父母到底是什么

样的人，有什么缺点 ，有什么优点 ，我们

全然不知。 直到长大了，我们以平等的姿

态与父母一起参与生活，才明白，很多要

求只是一种理想，对子女的理想，也是对

自己的遗憾。 像傅雷这样愿意袒露也无

惧袒露自己人格构成的父亲也是很少

的。 我们几乎不愿意跟孩子承认自己和

他们一样，比起纸书更爱手机；也很少会

跟孩子谈起， 我们小时候做作业也是拖

拖拉拉，寒暑假最后两天熬得眼圈发黑；

更不会如傅雷一样， 对儿子讲起自己傲

慢的毛病。 因为袒露便是一种暴露，让自

己置身危险之中。 我们躲在“父母”这一

屏障后面，继续纵容自己的问题，却对孩

子发号施令。 回忆起来，我们基层人格中

坚实美好的部分， 没有几处真正是由说

教和愿望构筑的， 而是延承了父母基层

人格中最好的部分， 成为一个家庭的传

统，进而成为一种文化传统。

相信金庸先生与傅雷对于文化人格

是有深度共鸣的，他对于 《傅雷家书 》的

评价最为贴切中肯： 这是一位中国君子

教他的儿子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中国君

子。 “君子”是一套相应的价值观与处事

法则的化身， 提示了一种特定基层人格

的特质与道德底线，傅雷的修为，称得上

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君子， 他提出的每一

个要求都是实实在在来自他的基层人

格，有儒雅，有勤奋，有自律，也有专制 。

因为有傅雷家书，因为傅雷的袒露，我们

得以看到中国人典范式的基层人格 ，一

种强有力的示范， 正如金庸懂得真君子

的基层人格，才能描画一个伪君子，这同

样是强有力的示范。

我们在教育中， 往往更多地分析孩

子的问题和对策， 却忽略了教育者本身

的责任， 忽略了自己一举一动的示范作

用。 当一个孩子把脚踩在另一个孩子身

上哈哈大笑的时候， 他显然并未对此感

到不适， 我们便知道他的底线更低， 他

可能会行更大的恶； 当那个姓麻的青年

扼住女大学生林伶的喉咙的时候， 我们

明白， 他的基层人格中关于自律的这一

块并未夯实 ， 在欲望面前全线崩溃了 。

如果我们足够用心地去追索， 多半会在

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发现某些场景， 因为

教育者的疏忽、 无知或者自身在人格上

的缺陷， 示范的错误或者缺失导致他们

的判断出现了偏差， 他们的选择发生了

错误。 基层人格的漏洞便是恶趁虚而入

的机会。

我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 看了一眼

我们家的小朋友，他是那么可爱，正直得

近乎迂腐，纯真得近乎偏执；他也是那么

讨嫌，懒散、固执而叛逆得无可救药。 或

许我也没有什么资格去评判他的缺点 ，

如果说需要补什么漏洞， 我作为一个教

育者应该反省自己， 如果不能正确地示

范， 便引导他去看一些比我更好的示范

吧！ 经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他应该会成为

一个一身毛病却有坚实底线的好人。 这

也就够了。

相关链接

家中孩子最近在读金庸的书，便也

顺道重温了一下那个刀光剑影、热血侠

影的世界。 时隔十数年，在意的已然不

是点穴的奥义、绝世高人的奇术与恩怨

情仇的因缘，而是对金庸于人性通透的

理解感到唏嘘不已。 那时候总是觉得，

为什么金先生笔下的那些小子运气都

那么好，段誉一不小心便得到了逍遥派

的秘籍， 练就北冥神功和凌波微步；令

狐冲踢了青城派几下屁股，就成了华山

派掌门，还有人架着他的脖子要让他当

日月神教的教主；更不要说郭靖这种资

质都不够水准的憨子，得了美人还打包

降龙十八掌……如今读来， 恍然明白，

所谓的“狗屎运”实在是金先生对于特

定人格的褒奖，对于东方价值观中最好

的那一部分的肯定。 《书剑恩仇录》的

儒家气节，《射雕》与《笑傲江湖》的墨家

仁心， 《天龙八部》的佛缘因果，儒理之

不足便以佛法相解，将东方人为人处世

的根基融汇在武侠豪情之中，演绎出一

个个带有文化烙印的人格形象。

当然，对于上述这些，初读金庸的

青少年断然难以全然明了，但是若能在

潜意识中理解并回应了金庸的价值观，

在他“基层人格”中，这一个点便更为坚

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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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亲子教育
是父母不断自我拷问的过程

王珏

1954 年，傅聪离家前往波兰求学，就此开启了与父母长达 13 年的书信往
来。 1981 年，《傅雷家书》首次出版，之后历经多个版本，仅译林出版社就推出了
大约八个版本，始终不衰。 金庸曾经评价：“傅雷先生的家书，是一位中国君子教
他的孩子做一个真正的中国君子。 ”

而就在傅雷夫妇与傅聪书信往来的那个年代，在大洋彼岸，作家哈珀·李发
表了她最负盛名的长篇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探讨如何在成长过程中历练风
度，积累正气，从而塑造自己的道德底线，保持精神的体面。 该书出版至今，仍是
世界上译本最多的书籍之一。

一本是书信集，一本是小说，文体不同的两部作品，不约而同地展现了各自
文化背景下的经典家庭教育观念，并因此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 今天，我们与读
者一起重读这两部经典。

———编者

“基层人格”这个词是我杜撰的。儿

童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提出过

儿童人格统一性的问题，他认为儿童或

者成人的任何一个行为都不是独立的，

都必然是其人格的表达，都符合一套贯

穿如一的行事逻辑。 我简单地理解一

下，这便是人所有行事的基础，设定了

人的底线，可称为他的“基层人格”，是

其自然而然、不假思索、下意识的处事

方式，越过这个底线，便会带来强烈的

不适与失落。 就如令狐冲，他本能地厌

恶恃强凌弱，生理上就无法抑制要去路

见不平拔刀相助，得到了《辟邪剑法》也

不会想到去偷看一眼。定义一个人的绝

对不是他最佳的表现，而是他人格中最

朴实可靠的那部分。 底线或者说“基层

人格”决定了一个人的道德水准。 这种

底线显然不是在学校习得的，却是由孩

子成长的生活环境所塑造的，而家庭便

是最频繁出现的生活场景。

如果说金庸的作品是以大江湖为

背景的基层人格点评， 那么 《杀死一

只知更鸟》 则是直接以家庭和生活社

区为背景的基层人格训诫。 知更鸟的

故事发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南方

的一个小镇， 当时美国正处于经济大

萧条时期， 社会矛盾突出， 黑人与白

人的对立尤其尖锐。 黑人小伙儿汤姆

因为怜悯穷苦的白人女孩马耶拉·尤厄

尔， 经常帮她做一些家务事， 不想马

耶拉却对汤姆动了邪念， 借机亲吻了

他； 汤姆仓皇逃走， 被马耶拉卑鄙的

父亲鲍勃·尤厄尔撞见。 为了给女儿洗

脱恶名， 父女俩诬告汤姆强奸了马耶

拉。 白人律师阿迪克斯·芬奇明知没有

胜算却仍挺身而出为汤姆辩护， 在陪

审团面前揭示了事情的真相， 获得了

所有人的信服， 陪审团却仍然以压倒

性的意见判定汤姆有罪， 而阿迪克斯

的两个孩子， 斯库特和杰姆也遭到鲍

勃·尤厄尔的疯狂报复， 幸亏长期以来

一直被大家妖魔化的 “怪人拉德利 ”

及时出手相救才免遭杀害。

“杀死一只知更鸟”这个书名便是

来自于书中这两条主线：汤姆和怪人拉

德利， 他们如知更鸟一样从不为害，只

是歌唱，却被人们的偏见所伤，这是一

种罪过。两个孩子在一个个貌似平淡却

涌动着善恶交织暗流的生活场景中进

行比对、判断与选择，塑造了自己的道

德底线。这两个主线故事中的大是大非

固然具有极强的启示意义，然而更可贵

的却是作品中无数个普通生活场景。这

些场景很真实，没有很多童话刻意营造

的非黑即白的状况，都是普通人，各有

各的困境，光鲜之下似有不妥，失当的

事情背后或有值得斟酌的情由，文盲也

有规矩， 虔诚的教徒也可以犯下恶罪。

这便是真实的世界，这一认识是塑造基

层人格的背景和前提。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 ， 人类的处境

都极其相似， 然而人在处事上做什么

样的选择并非是取决于事实本身 ， 而

是取决于各人对事实和情景的判断 。

孩子在塑造基层人格的关键阶段 ， 需

要一个强有力的引导和示范， 帮助他

们来进行判断。 像阿迪克斯这样仍然

记得自己如何长大的父亲并不多 ， 他

明白什么样的状况是由孩子的年龄造

成的， 无须在意， 假以时日， 他们便

有能力参考环境的反馈来进行调整 ；

什么样的情况又必须进行果断的干预，

或许一件事情的选择便决定了孩子基

层人格上某个关键的点。 例如女儿斯

库特有阶段喜欢讲脏话， 阿迪克斯并

没有加以责罚， 他明白 “说脏话是所

有孩子都会经历的一个阶段， 随着他

们一天天长大， 他们会发现满口脏话

并不能让他们成为众人瞩目的明星 ，

他们就会改掉这个毛病”。 当儿子杰姆

因为遭到刻薄的杜博斯太太挖苦而情

绪失控摧毁了她种的花儿时， 阿迪克

斯果断地要他按照杜博斯太太的要求

接受惩罚， 每日为她读书。 杰姆既明

了了情绪的代价， 也窥见了一个凡人

的困苦与英雄面， 懂得 “你永远也不

可能真正了解一个人， 除非你穿上他

的鞋子走来走去， 站在他的角度考虑

问题”， 他的人格中便有了宽容。 阿迪

克斯面对压倒性的质疑， 甚至是致命

的威胁， 给黑人汤姆辩护， 为所有人，

特别是自己的孩子示范了什么是真正

的勇敢： “勇敢就是， 在你还没开始

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注定会输， 但依然

义无反顾地去做， 并且不管发生什么

都坚持到底。”

类似的场景不胜枚举，最终，阿迪

克斯用一句话概括了他本人的基层人

格和底线：“有一种东西不能遵循从众

原则，那就是人的良心”。两个孩子体验

了坚持底线的生死考验之后， 更加理

解道德底线的珍贵， 甚至是可以用生

命来捍卫的。 他们明确了自己的选择，

他们的基层人格就此建立起坚实的防

线， 固若金汤。 因而教育并非是一件

很刻意去做的事， 而是为人父母的我

们不断审视、 拷问、 认识自己基层人

格的痛苦过程。

生活环境塑造孩子的人格，而家庭就是最重要的生活环境

一位中国君子教他的孩子如何做一个中国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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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在家信中写了什么

◆ 一九五四年四月七日

记得我从十三岁到十五岁， 念过

三年法文；老师教的方法既有问题，我

也念得很不用功，成绩很糟（十分之九

已忘了）。从十六岁到二十岁在大同改

念英文，也没念好，只是比法文成绩好

一些。二十岁出国时，对法文的知识只

会比你现在的俄文程度差。到了法国，

半年之间， 请私人教师与房东太太双

管齐下补习法文，教师管读本与文法，

房东太太管会话与发音，整天的改正，

不用上课方式， 而是随时在谈话中纠

正。 半年以后，我在法国的知识分子家

庭中过生活，已经一切无问题。 十个月

以后开始能听几门不太难的功课。可见

国外学语文， 以随时随地应用的关系，

比国内的进度不啻一与五六倍之比。

这一点你在莫斯科遇到李德伦时

也听他谈过。我特意跟你提，为的是要

你别把俄文学习弄成“突击式”。 一个

半月之间念完文法，这是强记，决不能

消化，而且过了一晌大半会忘了的。

我认为目前主要是抓住俄文的要

点，学得慢一些，但所学的必须牢记，

这样才能基础扎实。 贪多务得是没用

的，反而影响钢琴业务，甚至使你身心

困顿，一空下来即昏昏欲睡。这问题希

望你自己细细想一想，想通了，就得下

决心更改方法，与俄文老师细细商量。

一切学问没有速成的，尤其是语言。倘

若你目前停止上新课， 把已学的从头

温一遍，我敢断言，你会发觉有许多已

经完全忘了。

你出国去所遭遇的最大困难，大

概和我二十六年前的情形差不多，就

是对所在国的语言程度太浅。 过去我

再三再四强调你在京赶学理论， 便是

为了这个缘故。 倘若你对理论有了一

个基本概念， 那么日后在国外念的时

候， 不至于语言的困难加上乐理的困

难，使你对乐理格外觉得难学。换句话

说：理论上先略有门径之后，在国外念

起来可以比较方便些。 可是你自始至

终没有和我提过在京学习理论的情

形，连是否已开始亦未提过。我只知道

你初到时因罗君患病而搁置， 以后如

何，虽经我屡次在信中问你，你也没复

过一个字。 ———现在我再和你说一遍：

我的意思最好把俄文学习的时间分出

一部分，移作学习乐理之用。

提早出国，我很赞成。你以前觉得

俄文程度太差，应多多准备后再走。其

实像你这样学俄文， 即使用最大的努

力 ， 再学一年也未必能说准备充

分———除非你在北京不与中国人来

往，而整天生活在俄国人堆里。但领导

方面究竟如何决定， 最好请周广仁或

别的比较能参与机密的朋友时时探

听，让我们早些知道，早些准备。

恩德那里无论如何忙也得写封信

去。自己责备自己而没有行动表现，我

是最不赞成的。这是做人的基本作风，

不仅对某人某事而

已， 我以前常和你说

的， 只有事实才能证

明你的心意， 只有行

动才能表明你的心

迹。 待朋友不能如此

马虎。 生性并非 “薄

情”的人，在行动上做

得跟 “薄情 ”一样 ，是

最冤枉的，犯不着的。

正如一个并不调皮的

人耍调皮而结果反吃

亏，一个道理。

德伏夏克谱二册

收到没有？ 尽

管忙， 写信时

也 得 提 一 提

“来信及谱二

册均已收到”，

不能光提 “来

信都收到”。

一切做人

的道理，你心里无不明白，吃亏的是没

有事实表现；希望你从今以后，一辈子

记住这一点。 大小事都要对人家有交

代！

其次，你对时间的安排，学业的安

排，轻重的看法，缓急的分别，还不能

有清楚明确的认识与实践。 这是我为

你最操心的。 因为你的生活将来要和

我一样的忙，也许更忙。不能充分掌握

时间与区别事情的缓急先后， 你的一

切都会打折扣。 所以有关这些方面的

问题，不但希望你多听听我的意见，更

要自己多想想， 想过以后立刻想办法

实行，应改的应调整的都应当立刻改，

立刻调整，不以任何理由耽搁。

———摘自《傅雷家书》

▲ 1954 年 1 月

18日，傅雷寄出了

第一封家书


